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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合个影吧
◎杨谔

七彩云南云出彩
◎曹菊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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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云南前，我对沈从文先生所
说的“看过云南的云便觉天下无云”
是有不同想法的。此次云南之行，
让我不得不信服他这一说法。

一路上，湛蓝的天空呈现给我
们的大多是热情奔放、风情万种的
白云。云脚很低，感觉离我们很
近。云朵很白，白得纯净，不掺杂一
丝丝的灰。即便是乌云，也不浓厚，
全然没有黑压压的感觉。一朵朵云
是那样轻盈灵动、亲切可人，在给喜
欢看云的我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
我感受到了云南的美丽与热情。

在楚雄，酒店十多层高楼上我
邂逅了绚丽晚霞，浪漫多彩令我窒
息。“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瑞色南
云列彩筵”“三千里地九霄云”……
难怪有那么多人来讴歌云南的云！

“快看呀，一场精彩的云之舞正
在天边上演！”美丽的云儿时而轻歌
曼舞，时而大肆渲染，恢宏气势在我
眼里完全可以跟大型歌舞表演《丽

江千古情》和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
江》相媲美。你瞧：如绸，如缎，如彩
带飞舞，水袖轻拂；似龙，似凤，似大
鹏展翅，孔雀开屏……我一边欣赏
着，一边拍着视频。不一会儿，那片
片橘红、道道金色顷刻被淡淡灰色
所取代，并立马如墨笔划过，全成了
黑色……梦幻般的，诡秘得很！我
伫立窗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
云南、是楚雄送给我的云之盛宴！

那晚，我还拍到了云南湛蓝湛
蓝的夜空，蓝得纯粹、蓝得生动，也
许正因为有了这份蓝，加之于青藏
高原的冰雪，才使得云南的云如此纯
净、空灵、飘逸，如此多姿多彩……

在后来登临玉龙雪山时，我更
是领略到了云南之云的迷人风采。
山上没有雪，在4680米玉龙雪山景
区所能到达的最高处，目之所及都
是岩石和峭壁。这是纳西人的神
山，传说是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
化身。我想玉龙雪山的神奇除了这

传说和外形酷似一条“巨龙”外，与
那些若即若离、缥缥缈缈的云也有
着很大关系，玉龙雪山那若隐若现
的神奇之美不正是山腰间那一抹抹
轻云所赋予的吗？

在崇圣寺，在这座东对洱海、西
靠苍山，历史上有九位大理皇帝在
此出家的千年古寺，云南的云净化
了我的灵魂。从进去游览到出来的
两个小时里，古寺上空总是一碧如
洗，朵朵白云以固有姿势萦绕在崇
圣寺背后的应乐峰上，如同崇圣寺
连绵不断的香火，仙气十足，与历经
千年仍巍然屹立的崇圣寺三塔遥相
呼应。我不知是天气晴朗的缘故，
还是这佛都的云也有佛性？一种神
圣的感觉油然而生！云是自然的象
征，又何尝不是人生境界的写照。

阅历所致，我不敢说“除却云南
不是云”，但最起码在我现有的认知
中，云南的云是最美丽的，最富人情
味而又最神秘的。

1975年冬季，我们部队进入大
别山区进行冬季野营拉练。一个漆
黑夜晚，部队冒着风雪急行军。我
们卫生队走在部队最后面，负责处
理、收容伤病员。冬季野营拉练的
部队很多，加之道路泥泞，山路越走
越滑，越是后面的队伍越难走。由
于处理伤病员耽搁了时间，到了后
半夜，我们掉队了。卫生队队长安
排伤病员和年龄大的军医坐救护车
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和另外四个同
志背着行李和药箱踩着泥泞道路继
续行进。大别山区道路蜿蜒崎岖，
拉练部队多，漆黑夜色使我们难以
识别自己的部队走的是哪条路，我
们在山坳里绕来绕去，迷路了。天
亮后，我们没赶上自己的部队。

经过一夜一天急行军，人困马
乏，黄昏时分，有一位战友体力不支
瘫倒在地。我们几个中我最年轻，
体力最好，我搀扶着这位战友艰难
向前行走。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
我们又不认识路，大家开始心慌。
我向队长建议，请求当地民兵帮助，
队长采纳了我的建议。通过联系，
当地公社人武部派了一个叫金开山
的民兵给我们做向导，在他的帮助
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最后艰难

地翻越了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山，
好不容易才赶上部队。

部队宿营在一个叫小金庄的山
村，我们被安排在一位姓金的大爷
家住宿，恰巧金开山就是金大爷的
儿子。我的棉衣裤被水淋湿了，冻
得直哆嗦。金大爷给我熬了一碗姜
汤，又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泡脚。抱
来厚棉被，让我躺在他床上休息。
当金大爷看到我脚上磨出的好几个
血泡时，像亲人一样对我嘘寒问暖，
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金大爷是一位支前拥军的老模
范，家里贴满了政府颁发的奖状。
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金大
爷家就驻扎过我们的部队，他曾冒
着枪林弹雨为我们的部队送粮食、
抬担架。晚上，金大爷给我们讲刘邓
大军在大别山的战斗故事，讲刘邓大
军对百姓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讲军
民之间的鱼水深情，那一段战争岁月
的记忆永远铭刻在了他的心里。

不久，上级要求我们卫生队在
小金庄进行野外战地救护演习，队
长让我负责选择地形，并要求用最
短时间挖好地下救护所。我请金大
爷和我一起选择地形，我们找到了
一处利于隐蔽和疏散的山坳，起早

摸黑地挖地下救护所。我们挖了好
几个相连的地下坑道，里面设有手术
室、急救室、病房等，坑道上方用树木
和野草遮盖，敌人难以发现。我们挖
的地下救护所得到了首长的肯定，军
队卫生系统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军
医院院长赞扬道：“这个地下救护所
可抵挡原子弹的冲击波，地形选择恰
当、功能齐全，符合现代战争救护的
需要。”在这次野外战地救护演习
中，我立了功。其实，我的军功章有
金大爷全家人的一半。

驻扎在小金庄，部队开展为老
乡做好事活动，卫生队组织医护人
员为乡亲们义务体检、送医送药，还
做了一些小手术，受到乡亲们欢迎。

部队离开小金庄的那天早上，
我到山坡下的小溪将金大爷家水缸
担满水。临别时，金大爷和乡亲们
给我们送来鸡蛋、山核桃。遵照部
队纪律，我们没有收乡亲们送的东
西。金大爷拉着我的手，鼓励我在
部队好好干多立功。离开后，我才
发觉我的挎包里多了几个煮熟的鸡
蛋，摸在手上还是热的，不知是金大
爷什么时候悄悄放进去的。我思
忖：这不仅仅是几个鸡蛋，这分明是
金大爷和乡亲们那金子般的心！

有朋友给我看这样一段话：“从生
活到艺术作品有一大步，很难过去，有
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这时候老
师很重要。要有一个真正懂得艺术的
老师引导前进，让年轻的人逐步懂得
由生活的美造成艺术品的美，真正认
识艺术的美比生活的美更美、更有价
值。对老师要求更高，要（有）良好的
品质，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话
语平实，非于艺术有深悟者不能道。
朋友让我猜一下这是谁说的，我说：

“是潘宗和老师说的吧？”朋友很吃惊，
说：“这也能看得出来？”

人与人的交往可分很多种：有泛
泛之交，如浮萍之偶合，聚散无关于
心；有利益之交，一举一动莫不以获利
为目的，利尽则散；有乌合之交，杂凑
在一起，只为一时的哄笑玩乐；有道义
之交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而能久远，

“相见亦无事，不来长忆君”。我与宗
和先生谈不上有多少交往，从认识他
至今只觌面数次而已。我崇敬他，他
似乎也在关注着我。

30多年前，学书法才四五年的我
在市书协举办的一次比赛中侥幸中了
头彩，来南通领奖那天见到了时任南
通市书协副主席的宗和先生。后来写
信向他求教，他给我回了长信，写在一
张狭长的宣纸上，劲健洒脱的行书，热
情亲切的勉励，深深打动了我。我对
他的敬仰之情顿生。

书法之外，宗和先生还是一位了
不起的画家，早在1973年就有画作
《平凡的岗位》入选中国美展。展出
期间，人民美术出版社、江苏出版社、
新华日报等单位以多种形式出版发
表了该作品。

1997 年退休后，他于绘画用力
更勤，攻花鸟与山水，有大量成功作
品问世，格调水准在许多专业画家之
上。画山水，以笔墨为气势、意境所
吞为妙，即令鉴赏者的注意力不在技
巧等枝节，而为整体意境的浑融、深
远所吸引；画花鸟，以见精神趣味为
妙，而精神趣味则多依赖笔墨的洗练
与蕴藉。

宗和先生生活在黄海之滨，视世间
的潮起潮落、花开花谢为寻常事，合于
自然，不累于物，故能得山水、花鸟之精
奥，豁然而生妙悟，“超以象外，得其寰
中”。书法方面，宗和先生以行草见长，
把胸中丘壑化为沉郁顿挫之点画，贞骨
凌霜，拙秀并举，时如百炼钢化为绕指
柔，气势连绵充沛，高风跨俗。

今年6月上旬，从朋友处得知由
于新冠侵袭，潘老身体大不如前，于是
前去看望的念头久拂不去。行前，去
徽宝堂挑选了一方麒麟钮印石，刻《寿
同金石》一印，聊表祝愿。

6月7日上午，在谢骏兄的陪同下
我去看望了潘老。原本魁梧的潘老已
显得瘦弱，但精神尚佳、谈锋亦健。他
回忆了当年的南通书坛，说到年轻一
辈时，脸露欣慰。

他谈到了自己钟情一生的书画艺
术，言正在汇辑整理，也算对后人有一
个交代。他还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于生死问题颇能坦然面对，冷静、达
观。那天我们大约聊了20分钟，主要
是潘老讲我们听，见他发音开始吃力，
怕多耗他的元气，我欲起身告辞。潘
老师伸手阻止说：“且慢，以后恐难再
见，我们合个影吧！”

玉兰玉兰
一瓣一瓣情系大别山

◎陈克峰


